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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中山大学庆祝百年校庆，我也

进入“90 后”的高龄了。我这一辈子，从

17 岁起，就在中大学习、工作和生活。康

乐园翠绿的草坪、苍劲的榕树，见证了我

在这里从学到教的人生。

我出生在广州市西关，祖父从商，在

广州有一些房产。曾外祖父梁普照曾是

赴美留学的幼童。外祖父梁启英是詹天

佑的学生，任粤汉铁路建筑工程师，抗战

期间，他曾领导抢修被日机炸毁铁路和

机场的工作。舅父梁赞勋青年时期参加

革命，是新中国的航空工程专家。祖父

一直要我以舅父为榜样，按理我应多少

有些理工科的遗传基因，但是，我的父亲

上世纪 30 年代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现

中山大学）中文系，这便直接影响我走上

学习文科的道路。

抗战期间，我家的房产被日机炸毁，

有的亲友被日军杀害，我们到澳门避难，

生路无着，流离失所。不久，任中学语文

教师的父亲染上霍乱，缺医少药，两天即

告病逝。早在我的幼年时代，心中就埋下

了爱国爱家、渴望祖国强大的思想种子。

父亲去世后，遗下了几个书架的线

装书，包括全套《十三经注疏》、《杜诗镜

铨》和一些诗集词集，以及亚米契斯的

《爱的教育》、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

籍。《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成语考》

之类，上小学时，祖父便要我背诵，还要

我熟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

记》豪雄瑰丽的文字，让我对古代文学产

生了兴趣，特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深深镌刻在我的

脑子里，也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对国

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抗战胜利后，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就

读 ，这 所 中 学 以 培 养 文 科 学 生 著 称 。

1949 年广州解放，我写了一篇名为《重

逢》的小说，写亲戚的女儿抗战期间与家

人失散，后在人民政府协助下一家团聚

的故事。我向广州日报投稿，被采用刊

登。这一来，我的学文学当作家的兴趣

大增，更重要的是，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

服务有了全新的认识。

1952 年，我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阅读专业书

籍，也乱翻读书架上的理科杂志。那时，

罗克汀教授给我们讲授唯物辩证法，让

我深知中文系学生既要具有形象思维，

也要具有逻辑思维。中大中文系的课程

安排既注意专业教育，也注意通识教育，

到了大四，还必修逻辑学和教育学，要到

中学里进行 3 个月的教学实习。毕业后，

我留校任教。

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学

者。在中大，我经历过风风雨雨，和学生

一道下乡下厂，学农学工。和工农大众

接触，对了解国情民情很有帮助，也由此

更加渴望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

老实说，我在康乐园里当教师，夙夜

匪懈，很平凡。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从老一辈老师的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师

德、师风，知道要努力完成作为人民教师

的职责。

记得大一时，詹安泰教授给我们讲

授“中国文学史”，我也经常到他府上请

教。詹老师是著名的词学专家，知道我

喜欢唐宋词，便经常拿出他自己的作品，

逐字逐句告诉我他是如何遣词命意，实

际上是手把手教我学习有关词的创作方

法。有一次，他和我讨论韦庄的《菩萨

蛮》，我大胆地提出和他不同的想法。詹

老师想了想，欣然认可，并且赞许我“初

生之犊不畏虎”，能独立思考。詹老师的

胸襟和做法，让我深受教育。后来我在

指导研究生时，要求学生对待学术问题

要敢于“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要敢于

和老师有不同的意见。这实在是从詹老

师对我的培养中受到的启发。

詹老师是潮汕人，他常请我喝“工夫

茶”。起初，我仰脖一饮而尽。他笑对我

说，饮“工夫茶”，应细细品啜。斟茶时，

要把开水从高往下注入，又要均匀地向

几个小杯点滴余沥。他告诉我：做学问

也应如此，应仔细斟酌，又要高屋建瓴，

要 点 滴 不 漏 地 搜 集 资 料 。 这 形 象 的 教

导，让我终生难忘。

在詹老师的影响下，我立志研究诗

词。在大三时，我不知高低地把《陶潜作

品的人民性特征》的论文投给《文学遗

产》，竟然被录用刊载。按照我的兴趣，

应 该 对 诗 词 研 究 作 进 一 步 的 发 展 。 但

是，一次胡闹的行为，竟让我转变了学习

的方向。在第三学年，著名戏剧家董每

戡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戏剧史”。他

授课精彩绝伦，但姿态特别，总是半弯着

腰，大摆着手，在讲台上擦一擦鼻下的胡

子，才开始讲课。有一天，董老师迟到

了。我顽皮成性，灵机一动，跑到课室门

口张望，见走廊上没有人影，便回转身

来，学着董老师走路的姿态，走上教坛。

同学们大笑，我正在得意，回头一望，才

发 现 董 老 师 站 在 课 室 门 口 。 我 尴 尬 得

很，赶紧溜回座位，也知道犯了错误，忐

忑难安。下课后，董老师叫我留下来，我

更加紧张，心中暗说“我死也！”谁知他对

我说：“我看你模仿力很好，不如跟我学

习戏曲史吧！”我赶紧点头，既尴尬，又感

动。想不到老师胸怀如此广阔，他不仅

原谅青年的调皮，还从中看到学生在某

些方面的可塑性，因材施教。从此，他给

我开列许多研究戏曲的书目，辅导我研

究有关《桃花扇》的毕业论文。我毕业后

留校工作，从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研工

作。董老师让我到广州的剧团实习，要

求我参加编导工作，要把舞台表演和文

学剧本结合起来学习，才能对古代戏曲

有所理解。

后来，董老师离开中大，转由王季思

教授指导我的学习。王老师也是研究戏

曲的专家。那时，他承担组织编写《中国

古代戏曲选》教材的任务。王老师知道

我好动，说我屁股尖，坐不住，便刻意选

取版本较多、校注繁难的剧目给我承担，

意在磨练我的耐性，要我认真学会爬梳

文献。前后三年，我完成了任务，初步掌

握古籍整理的知识，也真磨平了我的屁

股，让我养成“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

写一句空”的习惯。

凡此种种，让我在求学和担任教师

阶段，便从老师身上，懂得怎样当好学

生、怎样当好人民教师。

王老师逝世后，由我主持中大戏曲

团队的学习和工作。我们继承和发扬王

老师提倡的团队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时

代 中 ，敢 于 啃 硬 骨 头 ，突 破 重 围 。 2009
年，我和康保成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了《中

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全书约 90 万字。

2010 年，我作为首席专家，和黄仕忠教授

一起，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

戏曲》，全书约计 5000 万字，在 2017 年批

准结项。其中《全明杂剧》部分约 600 万

字，准备出版。这些“传帮带”的项目，都

是师生团结友爱、互相支持的成果。

同时，我还感悟到，做学问不必拘泥

一格，要敢于打通思路，提出新的见解。

我还出版了约有 50 万字的《周易辨原》。

朋友们说我是“破门而出”。其实，我只

是把研究传统文化的门，开大了一些而

已。同时，作为岭南人，我还写了一些有

关岭南文化的书，这也和我想要打通专

业的研究并行不悖。

在中大任教期间，我意识到自己在

中学时期，理科成绩不佳，影响了逻辑思

维的能力，便着意多向理科老师求教。

像和同辈的数学系林伟、吴兹潜教授，常

常讨论数学对“美”的理解；还和生物系

的江静波老教授，成为忘年之交。特别

是和物理学家李华钟教授，过从甚密。

记得有一次，向李教授请教物理学中有

关“场”的问题，经过一夜的讨论，让我在

文学研究中理解“意境”的涵义，豁然开

朗。后来的《诗词创作发凡》一书，我用

了长达 5 万字的篇幅，讨论诗词“意境”的

问题，这正是受到了物理学中引力波和

“场”理论的启发。

作为高校教师，首要的任务，是在党

的教育方针指引下，把学生培养成德才

兼备的人才。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发现中学考

试过于频繁、学生疲于奔命，一旦考上大

学，普遍会放松学习，这势必影响以后的

进步。以中文系的学生而论，毕业后，多

数会到报刊或各种机构任职，这都离不

开文字工作。因此，必须过好写作关。

在我担任中大中文系主任期间，从 1986
年开始，规定大一的学生在一年内缴交

100 篇作文，每篇字数在 1000 字以上，必

须是记叙文和议论文，还规定每一位教

师负责指导两三名学生的写作。起初，

学生们叫苦连天，其后发觉受益匪浅，这

段 写 作 经 历 成 为 校 友 们 美 好 深 情 的 回

忆。“中大中文系学生能写”，也成了许多

用人单位的共识。

其实，“一百篇”的意义，不仅是写作

训练，更能提高学生思想修养。学生们

写 完 家 庭 和 中 学 师 友 等 熟 悉 的 题 材 以

后，势必会观察和关心社会的问题。这

一来，指导老师便可从中了解学生对现

实的情感和思想状态。这是老师教书育

人、做好思想工作，让师生之间更加团结

友爱的有效方法。

我在中山大学从事教育工作长达近

70 年，出版过《黄天骥文集》十五卷，退休

以后，也还能坚持科研工作，2023 年出版

了《唐诗三百年》，《宋词三百年》亦将面

世。我只希望能成为一座桥梁，以期帮

助后一辈热心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学

者走向更高的阶梯。

中山大学“中文堂”落成之际，我写

了一副对联：“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

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由衷期望学

术之花盛开在岭南和祖国的大地上。

只希望成为一座桥梁
黄天骥

那是 2008 年 6 月 28 日，新疆的乌孙

山脉一个雨后的多云天气。彼时距我们

这批内地来的援疆人，彻底结束在新疆的

工作和生活，还剩下宝贵的 4 天。我们和

同事顾先生一起，驱车翻过大山，从伊宁

去大山的那一边，中国天马的故乡昭苏。

“四方交泰，万物昭苏”，我们要在这边陲

最美的季节，循着伊犁河谷，越过天堑，直

抵上游；穿过油菜花丛、蹚过薰衣草海，去

瞻仰神往已久的丝绸古道上的夏塔神峰；

我们要走向“弓月道”尽头，朝拜汉家公主

细君、解忧的乌孙故园，顺便再神会一下

那些带着英雄沧桑血液、被汉武大帝誉为

“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的

汗血宝马。

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扬起灰尘，山路

仿佛是边塞人盘束的一根绵长腰带。在

这根腰带急速加长的时候，有那么一瞬

间，我痴情地望着窗外，忽然发现

一个深深的山谷中，几座毡房，一

群牧民，几匹被拴住的马，一片闲

适无限的小风景。本来这也是一

种寻常的新疆山村景象，可一匹

马特别的毛色，在并不明媚的天

光下，倏然闪烁了一下。我感到

心中一颤，立即被打动了。

为了这一颤，我让司机把车

子拐进了山谷，在无路可以行车

的地方停住。然后我们徒步走了

进去。可能是夜来雨雾刚消尽，

山谷里有些潮湿泥泞，腐土、马粪

和花草的酸涩气味，混杂着向我们涌来。

我们径自来到了“闪着”了我的那匹

马跟前。

我无法表述当时的好奇与喜悦。其

实，在新疆，在伊犁，马，并不稀奇，旅居生

活的 3 年中，我也算是“阅马无数”，但为

什么不曾有过“审美疲劳”，尤其此时此

刻，竟然激荡起这般的异样感觉？

它，并非特别高大，清秀、短耳、大眼，

姿态足够安静。马首俊朗，身材健硕、修

长。它有一身鲜亮的灰白色皮毛，上面洒

着浅棕的色粒子。它是色泽比较稀罕的

良种天马。

显然，闪着我的，不仅是一匹好马单

纯的身体美。在我凝视它的半个多小时

内，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是它始终专注

地与我对视。我看见了它眼睛里的纯良、

仁厚与眷恋。萍水相逢，我不知道它的身

世，只能溯源它的血脉，问及它遥远的祖

先，那些光辉的毛色下，坚强的蹄子所跨

越的巨流与大漠，那些滚烫的皮肉和钢铁

般的骨架中跳动着的忠诚与冒险的心脏。

我平视着这匹马，我感觉我们的目

光，像两条打通的河流，带着许多湿润的

情感，彼此流向对方的心灵。我在某一瞬

间按下了快门，使得今天可以随时抚摸后

来出版的新疆风光摄影集《梦乡》和新疆

情感散文集《约定》里印刷的这双眼睛。

拍摄、发表和偏爱这件马的肖像作

品，我天真地以为：若是缘，不管多么遥

远，多么陌生的距离，不管有多么边，多么

偏，多么僻，多么古远，我和你，和他，和

她，和它，生命和生命，故土与异乡，今天

和历史，一定可以超越时空，跨越实体的

任何形式，彼此到达。

当我离开那匹马时，我轻轻地抚摸了

一下它的鬃毛。我感到了它灼热的体温，

向体外波动。

当天，我马不停蹄，沿着山谷里

的 夏 塔 古 道 ，一 路 去 瞻 仰 夏 塔 神

峰。一条古道，连接着两个广阔的

世界。一座神峰，横亘出两侧不一

样的雄奇。

下山来到昭苏草原，暮色降临，

残阳血红，草尾摇曳，野花尽染。我

们蹚过草海，走向那些矗立在草原

深处的石人。我们找到了昭苏石人

中最著名的小洪纳海石人。它的姿

势告诉我们，它手中曾经持有某一

种物件，据说是护卫标识。我猜想，

也许它护卫的是公主的墓穴。江都

汉家公主在这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她

们把青春血肉埋在边疆，把精神血脉传承

给了边疆儿女。我在草原的黄昏中，心里

满溢上来一些酸楚，一些自豪，待那酸楚

和自豪渐渐隐退后，又慢慢涌动出一种亲

情的眷恋。是的，这几位女子，十几岁离

开故土，解忧完成了全部使命，白发苍苍

回到长安，不久归土。而其他几位公主和

她们的随从，把根扎在了这空旷辽远的异

乡，生生地把“异乡”做成了“家乡”。

我的脑子里马上闪现出白天瞻仰的

夏塔神峰。它昂首高耸，坦然面对风雪的

洗礼，不用漫山遍野花草森林的衬托，而

呈现出震撼人心的壮美。我对边疆有了

新的情愫与认识。

天高地旷，视莫能及，心却可攀。我

突然间对那匹马，那些汉家公主，对所有

的遥远，生出更多的崇敬，甚至倾慕。同

时，我庆幸自己腾出了一点生命，离开江

海，远走大漠，感受着苍茫边疆。

那
边
那
缘

丁
  捷

4 月，皖南山中重要的农事——春

茶采摘开始了。开采茶叶的第一天，

山里人谓之“开园”。山里人不贪闲，

早早就开始为这一天盘算。至清明，

簇 新 的 竹 篮 、簸 箕 、篾 烘 都 已 准 备 齐

当，炒茶的木柴整齐码在檐下，烘茶的

木炭头年冬天就已出窑。用新篾制成

的竹器采摘、盛放，用杂木炭火烘烤，

家乡的新茶之于别处，又多了一层竹

篾和木头的香气。

山里人个个熟悉茶叶的性情，亦

勤劳，舍得下一身力气。一篓鲜叶，大

手一抄，就摸出了老嫩、干湿，凑近了

闻闻，就知道是

哪 一 座 春 山 的

鲜叶，杀青的火

候和时间，在心

里便有了谱。

此时，山里常春雨霏霏，有时也乍

雨又晴，湿气与上升的地气交织，雾气

在半山腰的茶园流走。布谷鸟在云雾

里高一声低一声叫着。于是山下的秧

田绿了，山上的茶树醒了。真是欸乃

一声，山水绿一程，新茶长一寸。明前

茶细嫩，芽苞紧裹，山泉水沸后冲泡，

状 如 兰 花 ，茶 汤 呈 淡 淡 琥 珀 色 ，无 涩

苦 。 一 口 茶 水 就

是一口春天。

山 里 人 家 对

茶具不讲究，但父

亲泡茶时，一定要

用干净透亮的玻璃杯，唯恐茶的形色

不能被人看见，又恐新茶不够甘甜，有

时还要加上一勺蜜糖。亏他那样一个

刻板的人，竟对茶叶如此上心。许是

这样奉上一杯新茶，才不负天地雨露

的滋养、种茶人的艰辛。

那一包明前茶，自家人是舍不得

喝的。桌上一把粗瓷大陶壶，泡的是

“条茶”。条茶是春茶收尾时的茶，区

别于明前“云尖”保留两叶一尖的制作

工艺，条茶叶阔、质老，需经过杀青、揉

捻、烘烤的工序，才状如发丝。倘若拿

谷雨前还不算老的鲜叶揉捻条茶，会

色如青雾。望得久了，似有雾气缭绕，

故 条 茶 还 有 一 个 风 雅 的 名 字 —— 云

雾。春末，茶叶被春风春雨拉扯着，生

长快，产量高，身价随之跌降。留上一

大袋“条茶”，一家老小敞开了肚皮喝，

不心疼。条茶醇厚，利湿解渴。山上

地里活重，乡亲们回家沏一大杯温热

的茶，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欸乃一声新茶绿
张韵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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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少年时

我已开始显现了写诗的端倪

五十多年后，我的同学依然记得

我曾编出一些幼稚可笑的韵文

包括嘲笑个子最高的“竹竿”女生

半个世纪后，伙伴们重聚

百感交集，互相端详

当年的浆果，如今都变成了蜜饯

高个子女生面容慈祥

她远渡重洋归来

早已原谅了我当年的荒唐

    她使劲地拥抱我，泪水盈眶

她说，数十年移居异国

听到母语的时候，已为数不多

离群索居，安静而寂寞

她常常会觉得，已被世界遗忘

她说，总能在梦里回忆起往事

故国北方，那种天真的快乐

操场的角落里，我们围成一圈

对着地上蚂蚁，不厌其烦：

清脆的汉语那么动听——

小蚂蚁，快快爬

你妈喊你快回家

往   事
李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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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黄冈工作的时候才 20 多岁，

从高邮湖畔的小县城来到长江边的这

座小城。

黄冈古称黄州。现在我们说起黄

州，几乎都会想到苏东坡，可那时候我

还没有这般强烈的意识。我上班的地

方在黄冈城的西边，靠近一条大河，过

了一座桥，就是我工作的某编辑部大

院。从住所到单位，要从东坡赤壁的

后围墙经过，那是一段古城墙的台基，

那时有一段沙土行道。东坡赤壁就坐

落 在 城 墙 下 。 我 从 城 墙 上 走 了 一 截

路，之后下到东坡赤壁的后围墙。那

里有一大片竹林，几十级石阶就沿着

曲折的围墙逶迤而下。炎热的夏天，

烈日当空，可石阶的阴凉处还能反潮。

石阶上落满了发黄的竹叶，也是湿乎

乎地贴着石面。我一个人踽踽而行，

每天这样来回走上好几趟。

夏天天黑得晚。黄昏时分，我们几

个单身汉饭后无事，就结伴往江边去。

我们要在长江大堤上走很长的路，之后

下去，是一片慢坡和江滩，穿过一望无边

的芦苇荡，才能来到江边。到了江边，坐

看江水拍打水边的泥土，一下一下，永不

停息，仿佛是一种天然的旋律。半天，

“噗”的一声，一片松土滑落。再过一会

儿 ，天 完 全 黑 了 下 来 。

江 中 心 的 小 轮 仿 佛 只

有一点火光，“突突突”

地从远处驶来，又从眼

前过去，去向远处的江

面。那声音很孤单，那船真是小，远远

的一点。孤独的夜，孤独的江水，还有

几个孤独的我们。坐了很久很久，我们

才拍拍屁股站了起来，一头钻进芦苇

荡，用身体劈开芦苇丛，“沙沙沙”地往

外走。这种走法，全凭感觉。脚下是不

是路也只是靠脚去感受。我们从来没

有感到过恐惧，就这样一直走过慢坡，

登上陡陡的江堤，看到黄冈城中的点点

灯火，这才仿佛回到了烟火人间。

我在黄冈工作的时候，生活还比较

清苦。记得一次下班，别人都回了家，我

独自一人沿着东高西低的街道闲走。

正是上灯时分，店铺里的熟食都摆了出

来，隔着玻璃橱窗，它们在灯光下诱惑着

我。而我囊中羞涩，舍

不得购买，只能咽着口

水，在小雨中的街道上

慢慢走过。

那年 9 月我离开了

黄州，结束一年多的借调。我从江对

面的鄂州上船，要坐一天一夜的船才

能到家。那艘大轮有好几层楼高，座

舱也是由包厢、一二三等舱和通铺组

成。记得在船上我做的最自豪的一件

事，是卖了几本刊物。我离开黄州时，

除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外，还带了我平

时积攒下的许多刊物，有《长江文艺》

《当代》等。我觉得这些刊物太重，便突

发奇想：何不摆摊卖出一些？于是我拿

出一二十本刊物，在船头的一角，将刊

物铺开，卖了起来。我的想法是不管能

不能卖掉，也不管卖掉多少，至少算是

体验了生活。如若卖掉一二，又可有丁

点收入，何乐不为？果不其然，我一摆

开，便有人来观望，但总是翻看的人多、

购买的人少。我不管那些，盘腿坐下，

既不吆喝也不兜售。这样一两个小时

下来，真卖出去几本，有十来块钱收入。

我很高兴，晚上用这个钱买了一瓶啤

酒、炒了个肉丝，自顾喝了起来，十分

痛快。

如今回忆起来，青春岁月，有这么

一段短暂的异乡生活经历，是多么美妙。

黄 州 ，我

已有多少年没

有去过了？想

念黄州。

念黄州
苏   北

吃 是 人 类 的 本 能 ，是 生 命 得

以延续的基础。本来吃饱了能生

存 下 去 就 已 经 够 本 了 ，可 是 人 们

往往还不知足，一旦吃饱，接着就

想吃好；一旦能吃好，接着就想吃

出乐趣、吃出雅致。如此一来，人

类这个本能和基础有时反倒不被

看 重 了 。 也 不 能 一 概 而 论 ，有 些

人 深 知 吃 饱 的 根 本 意 义 ，坚 持 吃

饱 即 满 足 的 原 则 ，把 对 吃 的 执 着

转而放在了自己的学业事业上或

对 社 会 对 他 人 的 关 爱 上 ，于 是 就

有了对清贫、勤俭或者

类似生存状态的赞誉，

这 种 行 为 和 对 它 的 赞

誉 延 续 下 去 、扩 展 开

来 ，便 成 了 一 种 精 神 ，

传承至今。

不过，这并不妨碍

绝大多数人对于吃好、

吃乐、吃雅的追求。古

人 不 是 说“ 食 不 厌 精 ”

吗？西晋时期的张季鹰

甚至连官都不当了，要

回江东老家吃鲈鱼莼菜

羹。只要不过分，吃好、

吃乐、吃雅的这些追求

都是合理的。

吃什么？当然是食

物。不过，食物与食物

有所不同。有一种分类

就是：自己的食物和别

人的食物。区别这两类

食物的意义，在于分辨

吃的利害关系。既要分

辨食物的好坏，更要分辨因为不同

的食物来源导致吃这个行为和结果

的好坏。

分 辨 利 害 关 系 很 重 要 。 吃 多

了、吃错了，轻则伤身，重则害命。

伤身好理解，吃多了引起血脂、血

压、血糖“三高”伤身，吃中毒了不仅

伤身，还可能危及生命。因为吃这

个行为而带来生命危险的情况是有

的。春秋时期郑国的公子宋号称有

“特异功能”，他手指头一乱动，肯定

有好吃的享受。国君有一次召集官

员们吃鼋鱼肉，没叫公子宋。公子

宋很生气，冲进宴会场所用指头蘸

着国君面前的鼋鱼汤吮了一口，结

果君臣反目成仇，国君要杀公子宋，

却被公子宋反杀。“染指”之事缘于

人 家 不 让 你 吃 你 偏 要 吃 ，结 果 吃

出事。

还有相反的，别人热情地请你

吃，隐藏着各种图谋，项羽请刘邦吃

的“鸿门宴”就是如此。“染指”和“鸿

门宴”的危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吃

别人的引来了麻烦。

社会在进步，对于大众来说，吃

饱早已不是问题。这时主人家请吃

饭，往往要往吃好、吃乐、吃雅上去

安排。如果仅限于此也没啥关系，

但是——别忘了，有的主人正盯着

客人性命之外的“别的东西”呢，比

如考试录用、职务升迁，工

程招标、项目审批，行政越

权、偏袒执法，等等，是特

殊身份和特权。于是，有

些请客的主家就悄悄地给

客 人 送 上 食 物 之 外 的 东

西，比如金银财宝等。而

有些客人呢，或许本身就

想“ 染 指 ”主 人 的 这 些 东

西，于是“稀里糊涂”地“吃

请”。结果呢，除了吃出了

“ 三 高 ”，还 吃 出 了“ 腐

败”。“腐败”不伤性命，却

伤 害 政 治 生 命 、事 业 生

命。这是危险的吃。

为免误解，需要强调

一 下 ：吃 的 危 险 并 不 普

遍，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

数时候，完全可以放心地

吃。放心是必要的，防范

也是必要的。防范什么，

前 面 讲 得 很 清 楚 了 。 怎

么 防 范 ？ 我 想 就 是 清 清

白白地吃，正正常常地吃，健健康

康地吃。

有的人会说，我自己的身体自

己负责，不需要你来提醒。不过，有

些人哪怕是自己的身体，如果他的

职业、他的身份与国家的利益、人民

群众的利益、法律的公平公正密切

相关，而他又容易把这些当作自己

的身体随意糟蹋，那么不仅要提醒，

还要让党纪国法来处置，决不能任

由他胡吃海塞。

因此，最好的办法仍然是自己

管好自己，管住这张好吃的嘴。

管
住
这
张
好
吃
的
嘴

鲍  

坚


